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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22日，申
报广告栏刊登了一则火柴
盒大小的广告：说是南市紫
霞路68号有一间客房出租，
希望租客是一个读书人。
于是，第二天就有一对夫妻
前来签约，第三天那位名叫
林复的男子就带着妻子搬
了进来。而林复就是被国
民政府悬赏2万大洋通缉
的所谓共产党要犯瞿秋白。
顾顺章叛变后，遭受

王明一伙打压，搬到大西
路（今延安西路）贫民窟的
瞿秋白突然接到周恩来的
通知，说是党中央内部出
了大事让他立即搬家。当
晚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搬
到杨的亲戚处过了一晚，
然后又搬到愚园路树德里
沈雁冰即茅盾家里。茅盾
家虽为宽敞，但仅为一个
三层楼的大统间，一间房
住两家人颇为不便，更要
命的是茅盾家访客颇多，
一旦来人连怎么躲、躲哪
儿都是问题。这一天冯雪
峰来茅盾家，瞿秋白对他
讲，中央已同意我请假一
段时间搞创作，你是否能
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住所，
能够居住较长一段时间。
冯雪峰几乎不假思索地回
答有呀！于是便有了本文
开头的那一段。
紫霞路68号谢宅，是

谢旦如的私宅，他写诗时
又用澹如。谢旦如1904
年生，福建人。谢家世代
经商，家境殷实。到谢旦
如时，他经营着一个很大
的钱庄。但他志不在经
商，1924年他在在自家钱
庄里打工的好友应修人的
介绍下，加入了由冯雪峰、
应修人、汪静之等发起的
“湖畔诗社”，以诗会友，结
识了许多左翼诗人朋友。
为了出书方便，他出钱开
了好几家书店，还在四川
路上的公益书店楼上，秘
密开了家小型印刷厂。左
翼五烈士牺牲后，刊登鲁

迅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
檄文的《前哨·纪念战死者
专号》就是由这个印刷厂
印制的，并由公益书店发
行。几乎所有的费用都由
他一人承担。这需要有何
等的勇气和担当！当冯雪
峰向他提出，有一个被当
局通缉的共产党员需要在
他家避难几个月时，谢旦
如一口答应了下来。

紫霞路68号地处华
界，靠近黄浦江老码头天
主堂附近，闹中取静。68
号是一个很大的三开间三
进的石库门院落，打开大
门，有三排住房三个天井，
头排是会客厅饭
店，二排主要是书
房和客房，三排才
是主人的卧室。此
刻谢旦如父亲已去
世多年，当家的是他的老
母亲。谢旦如回家以后只
对自己的夫人钱云锦说，
自己一个文友林先生身体
欠佳，想到我家住上一阵
子。然后两人一块儿去见
老妈，对她讲想把客房租
了，挣点零花钱。老妈想，
自己家从不缺钱，但儿子
要这么干总有他的道理，
便答应了。谢旦如起草了
租房启事登在申报上。一
切都是有板有眼合理合
法，化名林复的瞿秋白夫
妇就住了进来。

从局促逼仄的大西路
搬到宽敞明亮的紫霞路，
瞿秋白夫妇的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东厢房东南两边
的窗明亮宽敞，太阳好的
时候，阳光能晒到半个屋
子；而西厢房一可多册藏
书再加上现当代的书刊，
让瞿秋白和杨之华如入宝
山。多年后钱云锦在回忆

这段情景时写道:不久瞿
秋白进了书房乐而忘返，
杨之华也是满心喜悦，她
进了书房，一天也出不来。
一日三餐，他们两家都是在
一起吃的。秋白喜欢聚会，
而大伙儿都喜欢边吃边听
他说。秋白也喜欢听收音
机，谢旦如让仆人再去买
了一部放在他的屋子里。
杨之华回来以后，瞿秋白
曾多次说，住在谢旦如家
里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平
静、最安逸、最舒心的日子。

除了冯雪峰，党内任
何人都没来看过。瞿秋白
是个战士是个学者，他让谢

旦如将他需要的最
刊杂志每天都给他
买来，谢旦如专门派
了个仆人，每天第一
件事就是给林先生

买这些书刊。瞿秋白伏案
疾书，在谢家一年零七个月
的日子里写下了上百万字
的文章及译作，分别编入杂
文集《乱弹及其它》、论文集
《现实——马克思主义文
艺论文集》以及《海上述
林》等，成为名副其实的左
翼文化运动的指导者。

这一日上午，冯雪峰
兴致勃勃又颇带神秘地来
到谢家对瞿秋白讲，说是
要带他去见一位朋友。仆
人给他们雇了两辆黄包
车，一前一后穿过小半个
上海来到四川北路底拉摩
斯公寓。原来是去见鲁迅
先生。这是两位文化巨人
的第一次见面。这一年鲁
迅52岁，瞿秋白33岁。多
年后许广平记下了这次见
面：我是听瞿秋白上过课
的。他一身西装，风度翩
翩，口若悬河……但现在
完全变了样子，剃着光头，
圆面孔，沉着稳重，完全变
了模样。两人一见如故，
一个一个话题，滔滔不绝，
无话不谈。为了庆祝两人
的见面，午饭中还破例地
喝了点黄酒。饭后都没休
息，又泡了壶热茶，兴致勃
勃地接着谈，一直到夜幕
催人才告别。

1932年9月1日，鲁
迅和瞿秋白第二次见面，
那是在紫霞路68号谢旦
如家里，鲁迅先生在日记

里记下了这次会面：“午
前同广平携海婴访问何
家夫妇。在其寓午餐。”
何即秋白，当时许多朋友
都称秋白为何苦。钱锦
云回忆，这也是冯雪峰带
路的，先生还给孩子带来了
玩具。当时鲁迅先生和瞿
秋白几乎都没什么知心朋
友，但鲁迅书赠了这么一副
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
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
之”！这是何等的感情。

鲁迅先生来过以后，
谢旦如更知道这位林先生
的尊贵。他原本好客，但现
在深居简出，基本上不再邀
请朋友上门。一旦来了客
人，只在第一进的客厅里待
客，不让朋友再进书房。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
战，日寇扬言要轰炸南市
华界。谢旦如特意在法租
界毕勋路（今汾阳路）租了
两套公寓房子，将瞿秋白夫
妇和自己一家一道搬去，一
直到5月中日签订了条约，
警报解除才搬回家来。

1932年12月11日，
当时中央已经准备调瞿秋
白赴中央苏区任新成立的
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
员。为了让他有一个更隐
蔽的地方待命，中央特派
陈云同志亲自到紫霞路
68号接瞿秋白去新的居
所。从1931年5月25日至
1932年12月11日，整整
一年七个月的日子，瞿秋
白是在紫霞路68号度过
的。这儿值得立个碑，以
纪念党史上这一段难忘的
岁月，体现我们党，我们人
民，对一个普通人谢旦如
的侠义肝胆，一个普通市
民的担当的致敬。

吴基民

一个普通市民的担当
快四年没出版过新书了。在工作之

余，我依旧坚持写作，为主流报刊、新媒
体头部平台写专栏，有一搭没一搭更新
一下自己的公众号……文字是我的生存
方式之一，尽管相处密度若即若离。但
在我所能表达情感与意图的方式里，文
字的神秘加成作用最为明显。文
字里藏着一个天堂。

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关于城市
文化气质类的文字，还有成人之恋
的。不少读者也习惯于用我的文
字抵挡寂寞与虚无的考验。人到
中年，我的内心已经很少再发生海
啸，不过那些曲折幽微、缠绵悱恻
和荡气回肠的东西仍能引发我很
大的兴致。

我的老师说我是个有好奇心
的人，这个特质到老都不会变。成
人世界如果还有一座城市，无论能
让自己用想象维持对她的感觉，还
是能用她维持自己想象的能力，都
还是可贵的。我想自己与上海的
关系，其弦歌雅意一直会涌动着难
以名状的潜流。
《我在上海等着你》是一本关于上海

都市文化与海派情感的书。不是一朝写
成，是近几年行走、思考和体验结果的选
择性集中表达。本书以行走、寻味、风华
为线索，链接了魔都的人文、历史、两性、
羁旅、生态、心态与世相。有对视、交汇、
碰撞的瞬间，也有恪守、沉淀、融合的规
则。这些种种，竟也构成了魔都
大致的掌纹和褶皱。我只是以魔
都红尘中人的视角，从社会生态、
艺术文化、两性情感、人际规则等
诸方面记述大都市熟男熟女妙趣
横生的酸甜际遇，那些独属于上海的世
情、温度、肌理、光泽与挥之不去的寂寥，
以及形成这些背后的逻辑自洽。
“传奇”这顶帽子很重，上海却扛得

起，这座城市有着浑然天成的整体优雅，
有着来自根部的生命力和聚合力，且极
具吸收力和同化力，既纷纭又规范，吸引
了无数有着细腻追求的人。新旧空间在
此互动，横街窄巷也有见惯世面的眼锋
急智，盖因自开埠以来她就享有城市发

展的天时地利人和。也因此上海是复杂
的，3D的，演进的，承载某些秘密且不容
易被定义的。也因此她让烟火日常拥有
了价值，让现实变得值得去生活。想要
收获关于上海的独家滋味与感受，必须
经过沉浸式的忍耐、体验和等待，以及灵

性和诚意的点染。
不过进入上海是有物理与精

神门槛的，只有打通她的任督二
脉，才能掌握其掌纹与脉息。
十里洋场，浪奔浪流，上海是

个大码头，苏州河汇入黄浦江最终
奔流入海在地理与文化上的双重
意象，使得唯有上海才能被称为
“滩”。海派文化是一种强势文
化。这绝非中西文化简单粗放的
结合，而是中国江南文化的灵动纤
秀与西方欧陆文化的高雅精致的
一拍即合，是东西方文化中最精美
的两大分支文化的精准卡位。将
这样的强势文化聚焦在个体身上，
必然产生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压力，
却也能渐渐打磨出属于各自圆满

浩瀚的价值体系。
本书还有少部分写到成年人的情

感。人到中年，越发觉得爱情并非爱情
本身，而是一条没有设定终点的路。在
投入与出离中，寄寓、消融、审视，成就一
段不可取代的试炼、个体化的黄金把握
和一个更完整的自我，成就一种远见超
越未见，寻找让生命极度舒展的超越。

对于这些文字的梳理我不免
匆忙，未尽之处也只能以好友徐
正濂先生的金句“对于好的破坏，
无过于求‘更好’的一闪念”来聊
以自慰。感谢黄晓彦先生和整个

编辑团队的倾力打造。
从出版成书的节奏上说，我不算高

产作家，只希望我的作品能使读者置身
疏密有致的磁场里，体会流淌的旖旎、缱
绻、澎湃与遗憾，读之能有行云流水、丝
滑润泽的感受；而那些止于唇齿、掩于岁
月的情感，最好也能诱发亲爱的你们深
刻走心的记忆和情意，在某一时刻，我们
能达到同频。那种宁静安忍又排山倒海
的感觉，是滚滚红尘中的吉光片羽。

何

菲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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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中，有牛
郎织女“七夕”会的传说，据称，大约
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文字上《淮南
子》记载有：“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
女。”牛郎织女“七夕”会的传说，经
民间的不断丰富，有了很完整的故
事，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小说家、
戏剧家冯梦龙将其编入了《情史》。

对牛郎织女每年仅“七夕”方能
一见，历代诗人吟诵不绝。《古诗十九
首》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曹
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
何辜限河梁”；李商隐《辛末七夕》“清
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皆
久传之佳句。秦观《鹊桥仙》“两情若

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能从相
思之苦，相见之难中跳出，颇有新意，
为人称许。然而，更早从有情人相见
难的咏叹里跳出来的，是唐代诗人崔
涂。他的《七夕》诗云：“年年七夕渡
瑶轩，谁道秋期有泪痕。自是人间一
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瑶轩：指仙
车。诗人让织女坐着仙车，缓缓渡过
鹊桥，去见她的牛郎。“自是人间一周
岁，何妨天上只黄昏”：古有“天上一
日，人间一年”之说。如此，牛郎织女
便是每天黄昏相约一次了。地上的
人们空自多愁，又岂知天上之事，世
间多少人家求此而不得呢。故诗人

云：“谁道秋期有泪痕”。崔涂《七夕》
并非故作反语，而是有真实感受而
发。牛郎织女即使被天帝惩罚，也能
“年年七夕渡瑶轩”，而自己则常年在
外漂泊不定，或数载不与家人团聚，
如此，则牛女何恨。崔涂有《春夕》
云：“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
城。胡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
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鬓
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
争。”没有银河之隔，要归便也归得，
然而诗人面临的处境却难与人言。
在《蜀城春望》一诗中，诗人吟道：“天
涯憔悴身，一肩一沾巾。在处有芳
草，满城无故人。”如此天涯孤旅的生
活，竟使他羡慕起虽然“盈盈一水
间”，却还能“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牛
郎织女来。但当他诵出“谁道秋期有
泪痕”之时，恐怕自己的眼角正挂着
凄凉的泪痕。
崔涂，字礼山，约生于850年，

卒年已不详，两《唐书》无传。明代
胡震亨《唐音戊签》称他为江南人，
傅璇琮考为浙江桐庐人。崔涂《和
进士张曙闻雁见寄》中有句：“试向
富春江畔过，故园犹合有池台。”又
《与友人同怀江南别业》云：“旧业
临秋水，何人在钓矶。”所称池台、
钓矶即为严光钓台。唐僖宗于中
和元年（881）七月避黄巢至蜀，崔
涂也入蜀来赴举，据其《巫山旅别》
称：“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
望秋。”可知他在蜀地滞留了至少
三年以上。僖宗于中和五年正月
返京，崔涂因在蜀期间未能登第，
也离开了。至光启四年（888）方才
进士及第，时已届中年。崔涂与当
时的诗人张曙、方干等交好，每有
唱和，颇有诗名。崔涂中进士后似
一直未获官职，从他的诗作中找不
到入仕之迹。或因为时运不济，战
乱连年，竟终身碌碌于江湖羁旅
之中了，而他常念故园风景，却又
欲归不归的缘由，今天也已不得
而知了。

陈大新

崔涂的《七夕》诗

夏天最有情趣的事情就是人们
开始盖着满天星星睡院里了，一直睡
到秋风起露水凉。
天近黄昏，大人还没从地里回

来，孩子们就开始扫地铺床。找一块
又瓷又光的地场儿，扫净尘土和草末
子，把靠在墙根儿晒了一天的稿荐连
抱带拖拉过来铺上，摊上席，有枕头
的放两个枕头，没枕头搬两块坯往稿
荐下面一垫，扔两床刚从棉套上揭下
来的被里子，就是一张床。
说是夏天，其实睡在院里，后半

夜得盖被子，可谁都愿意早早地挪出
来睡。虽说破场陋院，冬日里贼雪只
往屋里钻，七尺高的檐墙还是太低，
整座房屋，只有两扇猫眼似的木格儿
小窗户，透进去的光亮照不到后墙
上。一大家子人挤在里面，还有鸡呀
羊啊什么的，那味道可想而知。所
以，一听见茶鸡儿叫，孩子们就开始
嚷嚷着睡院里了。
男人们扎堆儿睡打麦场，女人和

孩子就睡在自家门前。有院墙的人
家很少，这一家和那一家各自住在祖

传的老宅子里，虽说树枝搭树枝，隔
得还是比较远。各家门前自有一大
片天空，几棵稀疏的树木摇晃来摇晃
去，连那些择枝而栖的鸟儿也互不相
同。讲究的人家会在两棵树之间吊
起一张小床，让出生不久的婴儿睡。
晚风吹来的时候，树影摇动，树叶沙
沙响，搬着啃脚
趾头的娃娃，看
着看着，就咯咯
笑出声来。
稍大一点儿

的孩子和大人一起，睡在那张宽宽大
大席地盖天的床上。夏天有风的夜
晚没有蚊子，身体被荷叶和蒿草的气
味儿轻轻扑打着，别提有多舒服了。
“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
钉。”枕着十指交叉的手，仰面朝天
躺在月光树影里，让眼睛随意地在
繁星密布的夜空扫过来扫过去，把
那青石板一点一点看软了，看虚了，
看得有些缥缈了。这时候，那些淡淡
流云里的星星就成了又圆又亮的石
子儿，有白的，有淡黄的，也有红黄

的。浸在天河里的星群，愣是被冲得
一窝一窝的。
“天河南北，小孩儿不跟娘睡。”

不跟娘睡的孩子，铺的是整块的地，
盖的是整块的天，浑然一体的夜空如
同一个印着云彩和星星的撒花儿帐
幕，在四外的田野上悬成个囫囫囵囵

的大圆圈儿，山
丘、岗坡，直竖竖
长在地上的大
树、房舍、庄稼，
还有鸡鸭牛羊和

睡着人的床铺，一齐被它罩在蓝幽幽
的身影之下，空阔闲散，清澈无涯。
大星星亮闪闪地与人对望，挤成疙瘩
的小星星不住地眨着眼睛和人捉迷
藏。北斗星正当空，那挑着一双儿女
的牛郎星，孤零零站天河对岸的织
女星，织女撂过河来的四颗织布梭
子星……从北到南拱起在星空里的
天河看上去很浅，和地上的河差不
多，白白的河水也发岔儿，中间还有
沙洲呢。奇怪的是，牛郎为什么不蹚
河过去呢？有时候大人为了试试小

孩儿的眼力，就指着南天边儿让他寻
找主旱涝的瓶儿星。那是勉强可以
分辨的一大一小两颗摞在一起的星
星，如果大星在上，就是大瓶灌小瓶，
预示着要下暴雨，得准备逃水荒；要
是小瓶在上，就注定天要吊起来，十
天半月都可能不下雨。
“天上有个星星，
了一筐儿干饼。
上哪儿去哩？
瞧二妮她老公公。
二妮她老公公咋了？
草帽儿烧个窟窿。
就那搁住瞧瞧？
大小不是个灾星。”
听着听着，就感觉着身下的地在

忽悠忽悠转。它转得可真慢啊，都大半
夜了，北斗星只不过把勺子把儿调换个
个儿，还在老地方没挪窝儿呢……

曲令敏

盖着星星睡觉

幼儿园园长的
聚会让这个充满闲
情逸致的夏天多了
一份感动，多了一
份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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